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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　我聽你說】

「在開始之前，對於我們剛才說明的進行方法，不知道各位來參加的朋友有沒有

什麼問題想提出的呢？」坐在正中間的心理師和煦的問著。

「我知道我不應該喝了酒就亂罵人，我知道自己錯了。」坐在最右邊的年輕精壯

的原住民男性略帶不好意思的表情。

「講到這個，我今天會到這裡來，真的是滿腹委屈。…」坐在中間的中年大叔則

搖了搖頭，一臉無奈的沒有再說下去。

「我把自己衣服脫光是有原因的，他們一直說我是瘋子，可是我其實不是啊！你

們要相信我，我真的不是瘋子。…」最左邊那位瘦弱的女士不斷試圖要辯解。

「不好意思，我知道各位到這裡來都一定有很多話想說，沒有問題，待會一對一

諮詢的時候，一定會有時間讓各位講，」心理師微微一笑，不急不徐，「我們今天來

作處遇的鑑定，意思就是說鑑定各位有沒有進行處遇的必要，在場包括我在內的三位

老師，就是為了進一步了解各位的狀況，以決定未來應該如何處理，這樣說明，各位

朋友了解嗎？」得到肯定的點頭後，心理師微笑，「謝謝，如果各位對進行的方式沒

有問題的話，那我們就開始第一階段的影片播放囉。」

法院在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條第1項核發保護令前，依同條第3項，得命相對人

接受有無必要施以處遇計畫之鑑定。而在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學習時所看到的處遇鑑

定，是在院內舉行，由包括2位心理師及1位醫師在內之專家組成輔導小組。先進行播

放一些與家庭暴力相關的劇情短片，進行團體討論，再透過一些小測驗讓參與者表達

意見，概略了解他們對某些事物的價值觀和想法，最後再進行各別的一對一深入會談

及輔導。

團體討論完後，我跟著醫師對當事人進行各別的晤談。今天的晤談對象是一位年

約四十多歲的男性。他被配偶指控會不斷以髒話辱罵並有毆打配偶之行為。醫師找了

個有暖色系沙發的調解室，把大家安頓下來後，除了幾個簡單的提問之外，醫師讓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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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男性自由的陳述，他就家庭成員、成長歷程、經濟能力及與配偶的感情等等娓娓道

來，任何細節，都用心聆聽、仔細記錄，當事人從一開始的侷促不安到後來的放鬆自

在，越講越多、越講越順，小小的房間裡，迴盪著他平穩沙啞的嗓音。

他說，小時候家境好、父母疼愛，所以把他寵壞了，他從來沒有做過一份正經的

工作，還混過黑道，一直到遇見現在的配偶，雖然她是在酒店上班，還帶著2個孩子，

但他真心的愛她，為她開始認真工作，讓她可以不用再去那種地方工作，可以安穩的

有個家，認識10年後才結婚，但結婚前女方就開始外遇，離家出走6次以上，他勸不聽

也找不到人。動手的那兩次，是女方回來攤牌，用她和外遇對象間的事情刺激他，他

忍不住一時憤怒才揮拳、砸東西，但一看到她哭，他就跟著難過、捨不得，也就轉身

離開。如果以他的體型和力量，要傷害她絕對不可能只有驗傷單上的那樣，他只是一

時氣不過。他明明知道她是故意回來激她讓他動手，她才能訴請離婚，但卻還是忍不

住。現在因為有保護令，他也不能回去看孩子，他很想念孩子，也很想念離家出走，

現在不知道在何處的配偶，想到不能吃不能睡。他還拿出了手機，螢幕上有一個課程

表，說他現在有去佛堂上課，這樣會讓他心情平靜一點。結束的時候，當事人露出微

笑，他不斷的對著我們鞠躬說謝謝你們聽我講，謝謝。

雖然家事法院相較於一般民、刑事案件的審理，已經有對於當事人的家庭環境以

及生活方式進行相對多的認識與理解。然而，法庭上與法庭下的談話，不論是氛圍或

是細緻度都有很大的不同，雖然並不是調查事證，也很有可能聽到的仍然是當事人修

飾後的言詞，然而，要真正的碰觸當事人細微的情感表達和情緒表現，必須仰賴一個

專業而且耐心、同理的傾聽者。在這裡，沒有接踵而來的下一庭的時間壓迫、也沒有

誰應該負什麼舉證責任的問題、更沒有法庭辯論針鋒相對的尖銳時刻，有的只是一個

安靜無比的角落，以及一個專心聽你、而且只聽你說話的人。

家事法院裡有各種不同的調解室，傳統的調解室型態，裡面是長桌和木椅，給家

族成員或是較為對立的當事人協談時使用。但其他的調解室，大多都是一組舒舒服服

的沙發和低矮的桌椅。其中有個房間被暱稱是「新婚夫妻房」，裡面的沙發分別是淡

紫色和鵝黃色，低矮的木桌上有著定期更換的鮮花和模樣討喜的布偶，書櫃旁的的茶

几上放了一臺小收音機，牆上掛著一具精巧的電視，一切擺設都努力營造出一個溫馨

的家。調解的過程除了談話、利用音樂和影片之外，有時也會置放香精油，讓當事人

能夠放鬆，並在這樣的氛圍中回憶起相愛的記憶以及溫暖的感受，而據說這對於新婚

不久的夫妻而言，確實有其一定的「療效」。

庭長說，家事法院是要解決問題的地方，如果一個法官判決完，當事人走出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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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還是想要傷害家人或傷害自己，那就沒有真正、完整的解決問題，所以當一個家

事法官，需要借助許多包括社會、心理、醫學等其他的專業來作為審判的輔助。從家

事法院中設置安全通道、各式功能迥異的協商室、調解室、心理諮商室、家族治療

室、供未成年子女使用之閱讀室及親子會面及交付子女室等人性化的設備等等，而一

站式的服務更是讓從法院離開的民眾可以同時獲得其他需求的解決，這裡確實不只是

解決法律問題，也同時試圖一併解決家庭及社會問題。

然而，其實一般的民、刑事法院，是否其實一樣需要這些專業的協助和幫忙？除

了在審判庭外提供除調解以外，一再吸毒的當事人，是不是需要除戒癮治療外其他的

心理輔導？一再竊盜的被告，是否需要就業輔導或心理治療？一直互告傷害的夫妻，

他們或甚至是他們其他家庭成員，在過程中受有什麼傷害？家庭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是否需要什麼樣的協助？受限於法庭活動的本質及自身欠缺時間以及其他專業能力的

執法者們，其實，透過對於司法體系以外資源的了解與運用，能為當事人做的，真的

還有很多。

【之十一　愛】

美術課時，阿豪不知道為了什麼，把小奕畫好的圖畫紙一腳踩爛，小奕生氣的口

出穢言，並要求阿豪必須跟他交換圖畫紙，阿豪自己的已經畫好，不可能交換，因此

他想都沒想的斷然拒絕。這時小奕仿效阿豪剛才的行為，只是他這次踹的並不是圖畫

紙，而是阿豪柔軟、脆弱的下腹部。五分鐘後，被架開的兩人分別帶著脖子輕微扭傷

和四肢的挫擦傷進到導師室，經過老師的訓斥，他們知道了一時衝動確實損人不利

己，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其中一個會在事發的隔天，在輔導室裡被對方的爸爸打的頭

破血流，傷處的皮膚壞死且永遠長不出頭髮。而另外一個，則在接下來10個月進出少

年法院及地檢署的期間，發現自己有漏尿的症狀，並跑遍各大醫院，都檢查不出問題

在哪裡。

卷內傷勢照片怵目驚心，不僅少年互毆部分移進少年法院，大人間傷害的案件也

正在地檢署進行著。這次已經是第五次開庭了，老師一直希望雙方能夠和解，孩子們

其實已經不爭執扭打的事實、也願意跟對方道歉。但大人們仍堅持著不肯退讓。

「請問李先生，你們另外一件案子現在進度如何？」老師輕聲詢問坐在阿豪身

邊，那個雙手在桌上交扠緊握，指節發白，看起來有些神經質的清瘦父親。

「報告法官，現在已經起訴了，接下來要在法院開第一次庭。」

「你們雙方就這件事情還是沒有辦法和解嗎？」

「其實，我一直很有意願要跟對方和解，對方雖然對於我們阿豪受的傷勢不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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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但就這個傷害的後續治療，我們現在也願意自己負擔，就看對方要開出什麼

條件。」

「陳小姐呢？是不是可能和解？你們雙方能不能和解，會涉及到孩子應如何處遇

的問題，不多考慮一下嗎？」老師對著坐在小奕身後的母親開口。

小奕的母親這時挺直腰桿，「我們從來沒有不承認先動手打人，而且今天坐車來

的路上，我有跟我們家小孩說，你先動手就是不對，法官今天要給你什麼處罰，都要

虛心接受。」她的語調開始變的尖銳，「但這件事情跟隔天對方爸爸動手毆打我們兩

個，根本是兩回事，他堂堂一個大男人，居然拿東西毆打我們手無寸鐵的母子，法官

您應該有看到照片，我們受的傷害顯然比他家小孩受的傷害來得更大，我認為他也應

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所以對於孩子部分我同意互相撤回，但大人的部分還是應該分

開處理。」

聞言，老師思忖了一會兒，「其實這件事情，只是孩子們一言不合打起來，傷勢

也很輕微，如果沒有大人的介入，事情真的很單純，而且孩子們都很成熟，上次開庭

時也同意要互相道歉、原諒，現在反而是你們大人堅持不下。請你們想想，在孩子互

毆這一點，可能是小奕這邊錯多一點；至於後來李先生動手打人，就是他們這邊錯的

多一點，無論如何，起因都是在於孩子的事件，應該不能夠這樣切開來看，兩邊都有

錯，不是嗎？」

「法官您說的非常有道理，其實小孩子打架這件事情，如果從頭到尾都交給學校

的老師處理，根本就是一件小事情，是對方父親硬要把我們家長也叫去學校，才有後

面一連串的事件。」小奕的母親憤憤不平。

「我們家小孩現在排尿的問題怎麼樣都檢查不出來出在哪裡，這種內在的傷勢也

不知道治不治得好，所以我們受的傷更為嚴重，但對方卻只有一直強調他們已經痊癒

的外傷，顯然他們完全只有想到自己，這樣我們怎麼談和解？」阿豪的父親也繃緊

了臉。

「那陳小姐說說看，有沒有什麼要求，可以促成這個和解，讓孩子就此結束這個

事件，可以安心回到學校上課？」

「如同我剛才說的，孩子部分今天就可以結束，我的孩子很願意跟對方道歉，也

願意接受任何法官您給的處罰，但是，大人部分還是應該要分開處理。」母親語氣依

然相當強硬。

「那阿豪願意接受小奕的道歉嗎？」老師和煦的問著孩子。

「我不願意。」阿豪低下頭，將頭撇向父親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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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在家裡也有問他要不要原諒，他說不要，我也只能尊重他的意思。」父

親在旁幫腔著。

經歷約四十分鐘的磋商和協調，罔顧老師的循循善誘及耐心安撫的努力，大人的

想法仍然無法動搖，即使協商和解的機會渺茫，老師最後還是決定等待刑事案件的結

果，再決定少年應如何處遇。改定完庭期並下庭之後，老師跟我說，這個案件，如果

先給孩子處遇了，後續要促成大人的調解，就會更沒有協商的基礎，所以他願意為此

再等一等。

想起一部有關少年案件及處遇的漫畫「愛」（作者伊藤實）。本書主要是以一個

小一的兒童遭到一位小六少年殺害為事件的主軸，描述對少年進行調查的過程當中，

透過慢慢揭開這名冷漠並與父母關係疏離的少年內心創傷、過往的歷程，才察知事實

的真相。其中也就雙方父母親的情緒反應、遭遇、事件當中對其他家庭成員的影響等

等用心著墨。被害人的父母在事發之初感受了無比的震驚和傷痛，也對加害人感到憎

恨及憤怒，但在知悉事件真相後，一度經歷了混亂的情緒轉折，最後，更表達出對少

年的同情及原諒。另一方面，加害人的母親則從事發之初的不可置信、對自己的孩

子經歷不為人知的傷害感到痛苦、自責、並在對被害人真心懺悔後、轉而反省並檢

視自己在親子關係中的角色。其中，描述到被害人母親寫給加害人母親的信中提及：

「我在想，妳和我，一個是加害者的母親，一個是被害者的母親，但是，倒映在鏡子

中的，卻是同樣的『哀嘆悲傷母親』的模樣。」加害者的母親因為受到理解及體諒而

深受撼動，她並進而決心帶著懺悔的心情，用心對自己的孩子付出關愛，並努力活

下去。

固然，這是一個帶有教化意義的故事，不免有許多美化的情節，然而，事實上確

實也是如此，真正讓人打從心裡改變以及決心的，往往並不是懲罰及憎恨，更多時候

反而是對於別人的處境能夠真心體察並同理關懷，才能讓人感動並感受，進而有所回

饋並改變。正是因為大人間的體諒及懺悔這樣良好的互動，原諒行兇的孩子以及他的

父母，因而兩個家庭同時受到救贖，被害者的家庭因為放下，不再帶著仇恨，能夠回

復正常的生活，並更正面的看待並珍惜現有家庭成員間的關係；加害者的家庭則努力

的修補曾經破碎的親子關係，並讓孩子能真正面對並感受到自己所犯的過錯及後果，

並學著成為一個能復歸於社會的人。

回到這個案件，想起下庭時父母們分別護著自己子女離去的身影，大人們一面要

孩子相互原諒、認錯道歉，卻有人又對於自己的責任東閃西躲、有人堅持追究要對方

負責到底，其實一舉一動，都看在孩子們的眼裡啊。大人想要保護孩子，殊不知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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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其實也有一樣的心情，所以，劍拔弩張的父母要求孩子們握手言和，無異是緣木求

魚。這時才體會老師說要再等一等的心情，原來帶有如此深厚的智慧和悲憫。

【之十二　做人的事】

「有的人會說，反正我是來做事的，我只要依法把我份內的事做好就好，我不用

想去管當事人怎麼想、怎麼感覺，那不是我的事。但其實，」他頓了一下，「我們不

僅是做事的人，更是要記得，我們是在做人的事，所以不可能不考慮到人性。」即使

沒有辦案已經2年了，卻還蟬連律師公會票選開庭態度最佳的檢察官，襄閱難得斂起清

朗笑容，嚴肅的這麼說著。

我突然想起那個我還在當事務官時承辦的案件。

大部分進來地檢察署的傷害案件，都是警察移送進來的，也就是民眾通常會先去

警局報案後再移送進來。

傷害案件除了最常見的車禍型過失傷害案件外，另一種就是故意傷害，這種案件

可能發生在家人、朋友、夫妻、情侶、認識的、不認識的人之間，God knows what。

總之，打架根本不需要找好時間、地點，也不需要理由，而且打人的人總是說他沒有

動手。

這次的告訴人是個老人家，一群老人家在活動中心打牌，起了一點口角，告訴人

受傷了，警詢中，證人和被告都口口聲聲說，沒有打告訴人。分發剛滿一年了，這種

案件處理的也不少，既然一起打牌，想必也是牌友、鄰居或有些親誼關係，有感情的

案件，我就會懷著促成和解的希望開庭勸諭，因而雖然被告否認，而且證人所作之證

言內容也與告訴人所指差異甚鉅，但我還是讓告訴人、證人和被告3人一起坐在詢問

室內。

證人是個八十幾歲的爺爺，看起來身體相當硬朗，態度和口條都很清晰直率，也

很配合，問什麼說什麼，口徑和警詢時一致，被告沒有碰到告訴人，說的都是實話。

被告則是個壯碩的中年男子，他自稱是活動中心的管理員，因為告訴人打牌時擾亂秩

序，所以他走過去請告訴人離開，如此而已。

那為什麼告訴人會有手部、胸部的挫傷以及腦震盪？我問。

我怎麼知道。證人用鼻子哼了一聲氣，被告則是理直氣壯的有點吊兒郎當。

詢問的結果跟警詢一樣，告訴人堅稱被告動手打人，證人和被告也均堅稱被告沒

有動手，是告訴人自己倒地撞到頭才受傷的。

記得那次開完庭證人和被告連袜離去之後，告訴人還不斷站在詢問室的法臺前對

我訴說著，他在那個活動中心如何被排擠，因為他剛搬去，所以沒有認識什麼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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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在那裡是老大，沒有人會出來幫他這個外地人作證的。不斷的訴說著，怎麼會有人

無緣無故的就受傷，被告和證人說的都不合情理等等。更是不斷的訴說著，他如何自

己忍著痛騎車去報案，警察叫他先去驗傷，所以又再忍著痛自己騎車去驗傷，難道這

一切都沒有用嗎？

我知道我都知道，但沒有人幫你作證的話，甚至還有人做反證的情形下，我們真

的沒有辦法僅憑你的指訴就認定是他動手，我們必須要有其他佐證啊。我耐著性子。

他繼續講，除了重複剛才講過的話，講了好多委屈和難過的情緒，一直講一直

講，我跟他說我知道，對於他對案件無益的一再重複，我已經心生不耐。如果還有什

麼話想講或還有什麼事證想調查，都可以再寫狀子進來好嗎，我盡可能壓抑我不耐的

情緒。他還是一直講，旁邊的書記官忍不住開口幫我趕人，法警也叫他離開，他還是

一直講。

也許是看出我不耐煩的態度了，他說，「我知道現在沒有錄音了，不用記沒有關

係，就看在我年紀那麼大的份上，你們兩位加起來也可能沒有我的歲數，就讓我耽誤

你們2分鐘，好不好？」

我突然靜了下來，是啊，我後面也沒有庭，聽他講2分鐘會怎麼樣？後來他講完並

滿足的向我們彎腰謝謝後，才離開詢問室。

走回辦公室的路上，正在下大雨，然後，我看到比我早幾分鐘離開的告訴人，沒

有雨傘，用他寫滿要對我說的話的那個大筆記本擋著雨，在不遠處一個人等著過馬

路，一個看起來如此無助的老人，我心裡突然一陣後悔。

我後悔我沒有進行隔離，沒有做好足夠的準備，沒有預先想到這些可能。雖然後

來我又再傳喚了告訴人指稱其他在場的證人，並進行隔離詢問，但如同我一開始預期

的，並沒有得到告訴人所指訴的結果，知道也許在場不會有人願意幫他講話，告訴人

因而也沒有聲請再傳喚現場任何其他人作證，事後，經與學長姊討論，並徵得承辦股

檢察官的同意後。我另外函詢了事發活動中心所在位置的總幹事，調閱監視錄影畫

面；另外也函詢驗傷的醫院，得知驗傷單上的傷勢是告訴人自述並經醫師肉眼觀察及

判斷，並未經過任何儀器檢查，也沒有拍照或作成其他的紀錄；至就傷勢的成因及位

置，醫院也回覆說可能係告訴人自行跌落椅子所致，現場更無任何監視錄影畫面。後

來檢察官考慮過後，還是決定為不起訴處分。

檢察官安慰我說對於這樣普通的傷害案件，我做到這樣真的已經查得夠多了，事

後我卻還是一直想著，如果在面對這個案子的一開始，我就抱持著更加謹慎的心情，

要把案子辦好，給當事人一個交待，而不只是自以為了解這類案件的本質，想要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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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簡單的方法「解決」掉一個案子，也許結局可以不一樣。

回想起來，除了宿舍和本院所在的鳳山及前金區，旗津大概是最常出現在自己行

程上的地名。每一次從河東路門口集結出發後，總是先往南沿著河東路直走，沿路會

看到愛河河濱舖著木質地板的舒適步道，小小的紀念品店和咖啡舖集結在乘坐愛之船

的小碼頭旁，樹下的木桌藤椅，是暖暖冬日午後能夠眺望河景最暱意怡人的位置。經

過龍頭魚身的雕像後，我們在國賓飯店的路口左轉民生二路，寬廣馬路兩旁鬱蓊的行

道樹，風吹過樹叢間時，總是讓人不禁感到一陣涼意襲來，右轉成功路後，馬上經過

熱鬧的漢神百貨區、市立圖書館、中鋼大樓、高雄展覽館、夢時代，壯觀的建築物一

棟棟爭奇鬥豔，景色越發開闊。已經修好的凱旋路回復了原本的車水馬龍，忘了是哪

一次經過時，它還是令人不忍卒睹的封閉著而冷冷清清的。轉個彎後，進入砂石車呼

嘯而過、炙烈陽光終年不斷的公路，透過薄薄的玻璃窗看著沙塵飛揚車陣裡努力抵擋

高溫炎熱的騎士們，總是很慶幸躲在車內的自己如此幸運。穿出過港隧道後，就看到

海了，柳暗花明，彷佛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海巡署高雄海巡隊、海關、港警局、旗津

區公所、旗津醫院，每次都為著不同的目的前去，經歷各異的學習體驗，再帶著不同

的想法和感受回來。因而，即使是一再走過的路徑，逐次更加熟悉的路徑，但每次經

過時，卻總是有著不同的感受。

兩年的學習生活，在這一年精實的實務學習結束後，即將要畫下句點。學習的過

程中，總是忍不住時時的回顧過去的自己。要不是當初離開原本的工作，重新進入學

習的身份，並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再一次從旁觀者的角度觀察並體驗執法工作的每

一個細節，不會發現，過去的自己在進入這份工作前，心理準備是多麼的不足，而在

面臨壓力時，初來乍到而惶然無助的自己，又如何不由自主、不知不覺的因循著前人

的步伐前進，跌跌撞撞的過程中，是如何的忽略、罔顧當事人的想法及感受；又如何

沒有掌握好身為執法者的情緒和分寸；對於案件，又如何為了結案而抱持著偏頗甚或

是輕率的態度，再次細細的沿著這條過去曾只想要快速經過的小徑漫步，有時太過美

好而不忍離去、有時卻因太過荒唐而掩面嘆息，對於過去的一切，有回顧、有省思，

對於未來的這份工作，也有了不同的想法和期許，能夠重新學習反思這一切，真是無

比的幸運。

剛來港都時，總覺得渾汗如雨的夏日惱人不已、布滿沙塵的空氣品質和混亂的交

通秩序都讓人不安皺眉，現在，卻好喜歡這裡一點雲都沒有的晴朗藍天；喜歡在這裡

每一個和天氣一樣熱情直率的人們；喜歡筆直寬闊的街道；喜歡這個讓人感到溫暖的

城市。習慣每天早上在那個停等紅燈的轉彎路口跟交警揮手致意、再跟背著籃子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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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兜售的大姊買一串玉蘭花；習慣在進到本院門口時跟站在門口辛苦值班的法警大哥

問候早安；習慣每個星期二晚上跟總是熱心教我打球的大哥大姊們一起快樂打球；習

慣每週不但可以問法律問題、還有聽老師們大談人生際遇、辦案經驗及工作趣聞的快

樂導師時間；習慣跟著每一位老師、學長姊見習不同的新鮮事物；更習慣著，每天都

能看到高雄學習組的每一位同學、跟大家一起完成好多好多事情。

生活裡的每一件事，總有人的因素，也都不能沒有人的參與，而即將進入這份工

作的我們，也必須學著用心揣摩我們即將要面對的這一切，體認到自己不只必須學著

如何做人處事，更是在做著會影響他人生命、財產、家庭、更或是群體即社會、國家

的重要決定，我們做的，確實是無比重要的事，需要我們更多的耐心和用心。謝謝這

一路以來提點著自己的各位師長和前輩，也謝謝這一路以來給予各種幫助和啟發的人

們，雖然充滿不捨，但因為有了這些珍貴的回憶，這次，從灑滿陽光的愛河畔再次揚

帆，即使依舊帶著些許的惶然不安，卻有著更多信心和勇氣的自己，即將載著滿滿的

行囊，啟程航向未來。

 Special thanks to

 碧瑛老師＆東柏老師


